
675佛教香花仪轨中的乐舞结构

佛教香花仪轨中的乐舞结构

李春沐

佛教香花仪轨也被称为香花佛事、做斋等，是现存于广东梅州客家地区的佛教仪式，集

经、偈、赞、颂与文学表演艺术为一体，不仅有静态的音乐表演，而且有动态的行为科范。

由于音乐是这套仪轨中最具本体特征的艺术构成，而仪式化的舞蹈是与音乐相配而行的艺术

表现，关于音乐与舞蹈在香花研究中一直是相对空缺的内容。笔者在整理研究香花的过程中，

承担了该书音乐与舞蹈内容的撰写，故结合著作中的相关内容，对香花仪轨中的乐舞内容进

行介绍和分析。

传统的香花僧侣有所谓“讲”“念” “唱”“打”“声”“色”“艺”的规范要求，其中的

“讲”“念”“唱” “声”，均与香花仪式的音乐相关；而“打”指动作技艺，即用动态形式在佛

堂内演示境界，现身说法；“色”指坐、立、行、走的姿容气质，这两项规范便与舞蹈相关。

因此综合所有技艺规范的“艺”，便成为音乐与舞蹈的综合体。应该说，佛教香花是以佛教义

理为引导的乐舞表演，集中展现着佛教仪轨度化人生的宗教内涵。音乐与舞蹈在香花仪轨中

占有重要的位置，几乎每一套仪式的唱腔都与僧侣的身段步伐、场面调度相配。正是借助舞

蹈的表演和再现，香花仪轨真正实现着“从身语意之所生，一切佛前皆忏悔”的心灵超升。

梅州客家的佛教香花仪轨沿着梅江河流域广泛传播，以梅江流经的丙村作为分界线，丙

村以上被称为上水，丙村以下被称为下水，由于语言、风俗等不同，而形成香花的上水派、

下水派。此外，基于历史变迁的佛教仪轨，在兴宁和丰顺两地也保留了各不相同的仪式表现

形式。

无论是在佛堂内举行寺庙功德，还是在丧家操行佛事，香花僧侣一般通过主牵者、打鼓

者进行音乐伴奏和声乐演唱，由此形成以铦、锣、鼓、板为主的器乐编制和以一唱一和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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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形式的声乐形式。主牵者在仪式中既是主奏乐器的操弄者，也是声乐演唱的引起者，同时

还是仪轨的操行者，负责舞蹈动作的表演和展示。例如，在“救苦”“过勘”“完忏”“川花”“关

灯”等仪式中，主牵者需要引领僧众进行队列表演，而在“行香”中，主牵者在牵唱《证明行

香》之后，将铦换成铙钹，在厅堂内表演技巧难度有所增加的铙钹舞，唱、做功夫要求甚高。

而在较为大型的仪式场面中，便由“主打”来独立承担较多的动态表演和专业技巧。例如

“铙钹花”中承担铙钹舞的主打，自幼学习抛弄铙钹的套式，在该套仪式中进行独立表演，不

同于“行香”中的法器展示。在“开光”一段仪式中，另有“三开光”，即负责开光仪式的三位

表演者，独立展示光柱舞蹈，同时以和唱方式配合主牵者的牵唱。

在更为大型的仪式如“（八角）莲池”中，形成一正牵三副牵、一正莲三副莲的表演格局。

所谓“正牵”，即主铦者；所谓“副牵”，即操弄铙钹、手鼓、小锣等乐器者，四人为器乐、声

乐的主要执行者，并以较为静态的形式在队列表演中配合主打者的表演；所谓“正莲”，即莲

池舞的主打者，居于“莲池”的正位；所谓“副莲”，即配合表演者，四人均手握锡杖或兼执光

竹，承担繁重的“锡杖花”“舞光竹”“施食”等表演，同时以和唱方式配合主牵者的演唱。需

要指出的是，在下水地区的“（八角）莲池”中，正牵者还需要操弄铙钹，在队列行进时抛弄

铙钹，使场面更显惊心动魄。

香花仪轨中的舞蹈道具主要为锡杖、珠杯、铜钹、光竹、席狮、扇子。

锡杖也称“莲池杖”，本来是佛教僧侣乞食化缘、防身自卫的法器，后逐渐被赋予彰显

佛教功德的内涵。在香花仪轨中，锡杖正是将地藏拯救地狱众生的佛教教理与目连救母的传

说故事相结合，展示“手执六环金锡杖，铜墙铁壁也难挡”的佛教救度思想。珠杯也称作“玉

杯”，制作并不复杂，即选几枚硬币放入茶盅，用手帕连同竖在杯底的棍状物，一起裹扎而成，

在仪式进行时，由主打者手拿，摇动作响，配合节奏，渲染气氛。铜钹，为铜制铙钹，是古

代军乐和宗教法器。在宋代丧葬礼仪中的瑜伽法事中，由僧侣抛弄铙钹的技艺就已经完整地

呈现于佛事仪式中。铙钹的舞蹈化使用，拓展了其音乐功能，使之成为密宗度亡仪轨的重要

表现形式。至今在梅州香花仪轨中，“铙钹花”广泛地出现于上、下水派。光竹，也被称作“宝

烛”，是上、下水派“开光”“莲池”仪式中的重要法器和道具。作为法器，光竹由僧侣手执，

对空书符，以此来彰显佛教度亡的严肃庄敬。光竹的制作有两种，一种是用草纸紧卷成棍状，

长一尺有余，在豆油中浸泡后即可点燃；另一种较为简单，仅用草纸卷成筒状即可。席狮，

是“打席狮”仪式的必有造型，香花僧侣将一领长近二米、宽约一米的竹席，纵披于打者身上，

左、右手分别抓住，形成狮头、狮尾。狮头是将两角向中间三点并拢，由此形成粗具形象的

狮眼，造型颇显朴拙。表演时，尚需将长命草捆绑，称之为“青”，用以展示狮子采青的情节

内容。扇子，是上水“打席狮”中“僧人”形象和丰顺派主法僧手拿的重要道具。此外，“莲池”

和“沙坛”是香花仪轨中莲池舞的重要场面形式，或者用纸扎，或者用沙制，均被作为地狱的

意象呈现。

香花仪轨中的舞蹈形式有多种，但都以队列舞蹈作为最基本的表现手段，在此基础上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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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舞蹈道具的独特性，形成器械类舞蹈的“铙钹花”和假形类舞蹈的“席狮舞”；或强调道具

表演、队列行进、歌舞唱和等综合性表现方式，形成具有戏剧效果的“莲池”。这些表演形式

都以个人的调度走位作为舞蹈表演的基础。

一、香花音乐与队列舞蹈

蕉岭县文池寺常洁师抄录《佛堂众忏》所收《皈佛仪》一套中，常洁师绘制了“十方礼”一

段的调度走位图，是目前可见香花抄本中唯一的一份舞蹈图录（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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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十方礼”一段的调度走位图

该段舞蹈走位是仪轨操行者在唱诵“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

僧、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冥阳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启教阿难陀

尊者”时，礼敬诸佛时进行的走位调度。在上述图示下，常洁师亦有相关说明，如“佛：向佛

一拜；法：向法宝；僧：向僧宝”，“释迦、地藏：由左至右转一圈拜；观音：由右至左转一圈拜”，

“阿难：向佛一拜”等。这一舞谱走位在香花诸仪轨中，亦是队列舞蹈的基础性调度方式。

队列舞蹈是起源甚早的一类舞蹈形式，主要呈现于一人或多人举袂行进、足踏顿地的规

律性表演。香花仪轨中的队列舞蹈以脚步的规范化行进和走位的舞蹈化列队作为基本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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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地出现在诸多仪式的唱诵过程中。所谓“脚步的规范化行进”，是指这类舞蹈主要不是呈

现肢体的韵律节奏，而是通过脚步移动来展示舞蹈特有的形式美；所谓“舞蹈化列队”，是指

这类舞蹈或者由主牵者带引斋主，或者由僧侣结队而形成不断变化的行列，在走位过程中构

成舞蹈特有的形式结构。两种特征的基础都在于步伐与音乐的配合。

在《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广东卷》中，对香花佛事中的这类队列舞蹈步伐曾有较为细

致的描述，其著录的基本步伐有转身步、斜摆步、横蹉步、前蹉步、后退步、圆场步、小跑步

等。这些步伐的名称并不完全是香花僧侣口传的名词，而应该为民族民间舞蹈整理者所拟定，

它们较为形象准确地展示了实际的步伐形态。不过，这些步伐亦因队列变化和香花僧侣的即

兴创造而多有变化。例如香花僧侣在队列行进时，会模仿社会各色人等的步履神态，形成轻

松愉悦的表现效果：模仿矮子的“矮子步”，双腿屈曲，身体保持中正向前行进；模仿跛子的

“跛子步”，一条腿保持挺直，拖步向前；模仿老人的“老人步”，用蹒跚而细碎的步履，踱步

向前。而在一些队列如“五星式”中，需要原地转圈，由此形成节奏细密的“圈步”；在上水派

的“行香”“过勘”“完忏”，下水派的“关灯”（上坛）行将结束时，僧侣带引斋主往往要将队

列走花走乱，斋主与僧侣围绕观音坛或关灯坛追逐奔跑，由此形成“跳步” “跑步”。这些步

伐是香花僧侣在长期的表演中，通过经验累积，娴熟地控制体态，而最终将生活步伐不断地

提炼，实现了在队列中的舞蹈化表演，并在实际表演时即兴组合。

在所有的步伐中，“点步”是较多出现的步伐，也是“开光”“莲池”最具代表性的步伐，

即一脚站立，脚尖略向外，另一脚脚尖点地，身体保持中正。特别是在书符或摇动锡杖、珠

杯之时，点步的使用使身形更趋稳定。此外，“跪拜”也是比较有特点的步法，即将膝盖并拢

贴地，小腿分开，臀部坐地，这一动作在“莲池”中主要用来表示目莲灵山拜佛的场面；在“开

光”中，也会使用这一方式，代替盘腿步，用作对证明开光功德的佛神的礼敬。

在香花仪轨中，使用较多的手势为“毫光指”“鼎指”。毫光指，即将中指、无名指弯曲，

用拇指相抵，食指、小指伸直，单手为“单毫光指”，双手为“双毫光指”。舞蹈时，手臂划

弧线上抬至胸前，然后向外拉伸至肩侧，形象颇为典雅。“鼎指”，主要用来托举器物，即用

拇指、食指、中指直立呈鼎状。在香花仪轨中配合咒语的手势基本为毫光指。

香花仪轨中的队列舞蹈主要呈现为三种类型：行进过程中的队列舞蹈、歌舞并作的队列舞

蹈、具有功能指向的队列舞蹈。这三类队列形态集中地体现了香花仪轨的歌舞“助道”功能。

（一）行进过程中的队列舞蹈

这类队列舞蹈依靠僧侣的行走前进，自然呈现相对固定的队列形式。在“三辰救苦”“过

勘”等仪式中，主牵者通过敲铦来演唱偈子诗赞。由于此类队列舞蹈的目的在于牵引斋主参

礼佛神、拈香致敬，因此舞蹈节奏往往趋向缓慢，与僧人唱诵节奏并不吻合。例如在“三辰

救苦”“过勘”中，由主牵者演唱《杂唱文》或《十王劝善歌》，在此过程中，带引斋主从观音

坛前右转，前往三宝图、十王图前，分别参礼仪轨中念诵的各位佛神。在以观音坛为中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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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堂和靠近堂屋前厅的地方，形成两个表演区，行进的队列也在这两个表演区间回返往复。

（二）歌舞并作的队列表演

这类队列舞蹈主要以歌舞并作的方式，依照铦、锣、引罄等器乐的协调，保持舞蹈节奏，

整个队列表演极具观赏性和娱乐性，以“拜忏”“川花”“完忏”最具代表性。

例如，“拜忏”按照操行忏仪的人数，有“五僧忏”“七僧忏”之谓，其区别即在佛堂内所

设拜忏位数量有所不同。在佛堂内举行的“拜忏”，僧人在“起忏”时即在各自拜忏位前唱诵

《炉香赞》，后由主法僧在厅前的主忏位前，右出至各忏位，将僧人请出，是为“起位”。最后

回到主忏位，顺时针一一行香礼拜；然后再由主忏僧按照原式，将僧人送回至各自忏位，开

始念诵经典，是为“安位”。经典念诵完毕，在各自忏位前回向结束。而在斋主丧礼中，往往

会在围龙屋的横屋中另设佛坛，由主法僧带领众僧在佛坛前唱诵佛赞，然后来至正堂上的观

音坛前，行香礼拜，并分别将各僧送至各拜忏位，念诵经典；念诵结束再将众僧从各忏位前

引出一齐至横屋内的佛坛前，回向结束。

三宝佛坛

观 音 坛

桌      案

3 1 2

图 2　开光“三拜佛”走位图 

再如，“完忏”“川花”是两套表演颇为相似的仪式，前者是拜忏仪式的结束标志；后者是

香花仪轨大部分仪式基本结束的标志。因此，前者基本在下午或晚上举行，中间还可以插入

“打席狮”表演，或在结束后接续“铙钹花”等娱乐性较为浓厚的仪式段落；而后者基本上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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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前后举行，“川花”结束后，即进行为女性亡者举行的“游狱”“莲池”和为男性亡者或整套

仪式举行的“关灯”，香花佛事也就进入结束。两段仪式的表演都表现为花式队列行进，只是

“完忏”伴随佛号的唱诵来表演，“川花”则伴随佛偈的唱诵来表演，由于队列行进节奏依准唱

诵节奏，整体队列舞蹈风格舒缓自然，游刃有余。当然，在实际表演时，主牵者会根据场面

气氛来进行适度调节，特别是在高寿而终的斋主家或寺庙功德中，队列舞蹈会显得更加热烈

欢快。

香花僧侣基于长期操行佛事的经验和艺术感悟，根据斋主厅堂的大小、斋主宗族具体情

况等，创造出了更加丰富的队列样式。在实际表演过程中，主牵者往往将众多的队列形式统

汇一炉，在队列表演时采用多样步伐，模拟人生各种不同的生活情态；甚至以法器为道具，

抛弄铙钹，敲击大锣，燃点光竹等，刻意将队列走花、调乱，增加队列中人的跟随难度，以

此来调节气氛，让忏仪或佛事在行将结束之际，平添一种身心获得解脱的欢乐与轻松。在较

为大型的佛事中，僧众数量众多，队列表演更显庄严隆重。需要指出的是，主牵者在整个队

列行进中，不但是音乐唱腔的主奏者、主唱者，而且也是队列舞蹈的指挥者，通过手中的铦

子的敲动和指向，引导后续僧众跟随。

（三）具有功能指向的队列舞蹈

这类队列舞蹈并不仅仅是为了引导僧人舞蹈行进，而是综合使用步伐、身势、手势和道

具，以此表达特定的佛教内涵，较之其他两类队列形式更具观赏性。由于舞蹈彰显宗教主旨，

其表演艺术被赋予了更多的仪式特征，音乐与舞蹈的关系更加紧密。特别是在“开光”中，舞

蹈步伐必须按照锣鼓节奏行进。在“开光”“头坛发关”中，队列舞蹈成了仪式名称标举的开

光之“开”、发关之“发”的形象再现。

例如，“开光”在“我等”“黄昏时景”“仰告”等偈赞唱诵结束后，即由主打者站立观音

坛前，点燃光竹，左手将光竹尾端交错拿起，右手敲动桌案上的铜罄，呼“释迦如来”“八位

金仙”“四府上帝”“放光明菩萨”四圣名号。每次主打者用镇尺拍击桌案后，双手分执光竹，

手腕带动光竹向前一周、向后一周，然后双手腕相对，将光竹轮转平划，并屈身半蹲，低首

向前行礼；礼毕，随着光竹不断地轮转，缓缓退至堂门口，再次屈身半蹲，低首向前行礼；礼

毕，继续舞动光竹轮转，缓缓向前行至坛前，屈身半蹲，低首向前行礼；礼毕，主打者用手

上下轮转光竹，将两支光竹交错拿在手中。

在这段单人表演的队列舞蹈中，在队列行进的基础上，以光竹的轮转来展现对三宝和虚

空过往神祇的叩拜之礼。其中所用的转身步、后退步、圆场步、点步、盘腿步，充分地表达了

对佛神的恭敬。主打者用光竹对空、对地书符之后，伴随着《良宵斋主》的演唱，再次向佛、

法、僧宝礼拜，其行进的队列和表演均与前此基本相同，只是在“盘腿步”跪伏地上时，左右

将光竹交错拿起，右手在光竹间书符，然后两臂外伸，右手做毫光指，起身。舞蹈的过程实

际就是仪式的过程，借助毫光指书写的秘密符咒，为光竹度亡的佛教功能增加了许多的神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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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

紧接其后的便是所谓的“三开光”，由三位僧侣呈“品”字形站立坛前，“同音唱和”二首

佛偈，同时以“盘腿步”在坛前跪伏行礼。起身后，三人各自以“八”字形交错行进，最后回

归本位，以毫光指向前，马步半蹲，面向佛坛将光竹轮转平划，之后点步，转身一圈，微微

跳起，以“盘腿步”在坛前跪伏行礼，跳起后再次以马步半蹲，面向佛坛将光竹轮转平划（见

图3）。如是四次，四次开光的节奏与佛偈的唱诵节奏保持一致。

图 3　“三开光”图

二、香花仪轨中的器械、假形舞蹈

铙钹舞和席狮舞是香花仪轨中借助器械和道具的两类舞蹈，前者单独成为一套表演仪式，

后者则为“川花”中的一段内容。两类舞蹈均不需唱腔，僧人亦只凭借身形动作将道具技巧发

挥出来。

铙钹舞是香花仪轨中的器械舞蹈，主要依靠手中的铜铙钹，或者借助一根短筷，或者凭

借一根近两米长的竹竿，做出各种花式。“铙钹花”一般在“一日两宵”佛事的次日下午，在室

外空地上举行。僧侣将堂鼓、铜锣、铜金等乐器放在室外，在锣鼓伴奏中，由专习铙钹舞的僧

人以一领席子为中心，抛弄铙钹。旧日亦有在两张叠起的八仙桌上表演铙钹技艺者，更显惊心

动魄。

在佛事中抛弄铙钹的技艺，早在宋代就已经是普遍出现在丧葬礼仪中的瑜伽法事，其时

已经不单纯是器乐演奏，而成为较为独立的器械技巧表演了。香花仪轨中的“铙钹花”与宋元

时期的瑜伽法事同源。《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广东卷》在著录“铙钹花”表演时，对其基

本的道具执持方法有所记录。例如“卡钹”，即将铙钹背贴手背，用虎口夹紧钹脐；“夹钹”，

亦将铙钹背贴手背，食指和中指夹紧钹脐；“顶钹”，铙钹面朝下，用中指、食指顶住钹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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拇指、无名指、小指抵钹面；“转钹”，将铙钹倒放，用小木棍抵住钹脐，使其在上面旋转；等

等。这些执钹技巧是铙钹舞的基本技术，其成套的技巧据说有上、中、下架一百零八式，一

般以一小时为限，依次展示抛弄技艺。现存铙钹花式在梅州市群众艺术馆藏《中国民族民间

舞蹈集成》（梅县）中予以详细的记录，由杨维正口述，廖豪光、解国海、杨济平等人传授，

具体有“洗钹”“抛钹”“短红莲” “长红莲”等二十六套。同时，该记录尚著录了【打四门】【猛

虎跳墙】【粪箕垃笃】【太子披袈裟】【乌鸦展翅】【抄鸡入祭】【尚大人】【枫树脱叶】【画眉跳

架】【五岳朝天】【仙人脱凡】【五子登科】【盏上层灯】【猴哥挑水】【蜘蛛织丝】【摸目穿针】

【狮子滚球】【独脚莲】等十八套相应的锣鼓谱。需要说明的是，在铙钹舞进行过程中，毫光指、

点步等基本的舞蹈指法、步法亦频频出现。由于技巧水准颇高，“铙钹花”甚至由两班僧侣对

垒演出，形成竞技之状，颇见该套仪式在梅州民间之深入影响。

香花仪轨中的席狮舞，据说由20世纪三四十年代蕉岭县的基尧师创编，在《中国民族民

间舞蹈集成·广东卷》中亦有著录，由兴宁蔡绍华、梅州谢木坤、碧峰寺宝华师传授，蔡汉强

编写。该书著录了舞席卷、起狮扮狮、狮摆头、狮脖伸缩、参狮、卧狮、摇扇跳步、逗狮退步

等十个代表性的舞蹈动作，详解了舞蹈要领，颇能展示该套狮舞的独特技法。由碧峰寺传承

的席狮舞在2008年进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席狮舞是香花仪轨中的假形舞蹈，主要通过竹席折成的狮子造型，表现相对简单的情节，

颇具戏剧性。该套仪式就地取材，采用梅州客家最常见的竹席，不求形似，但取神似，惟妙

惟肖地展现人、狮和谐相处的意趣，是梅州地区流行的众多狮舞中独特的一个艺术品种。席

狮舞采用简单的角色扮演，一人身披竹席，扮演席狮；一人一手持扇，一手拿长命草，扮演

和尚。二人互相配合，表演出狮、引狮、逗狮、舞狮、藏青、偷青、抢青、入狮等情节套路。

在锣鼓声中，和尚手摇扇子，用长命草引逗席狮，前滚翻身来到堂前，席狮亦昂首跳跃，绕

场翻腾，谓之“出狮”；和尚用长命草引逗席狮扑抢，反复跳跃翻滚，谓之“引狮”；席狮趴卧

在地上，和尚为其掏耳，整理衣毛，不料席狮挺身将和尚撞翻在地，人狮逗乐，谓之“逗狮”；

和尚在地上挖出坑道，将长命草藏于地下，放心地在旁边安睡，谓之“藏青”；席狮见人不备，

乘机将地下的长命草衔出，谓之“偷青”；和尚醒来，低头不见长命草，反复寻找，发现被席

狮偷走，努力抢夺，竟然被摔得四脚朝天，谓之“抢青”；和尚无奈之下，用辘轳取水，招引

席狮前来饮取，乘机将席狮口中的长命草取回，将席狮引去，谓之“入狮”。

在这段情节颇为曲折的故事中，采用跑跳步、点步、前弓步、小八字步、丁字步等多种

步法，以及滚翻、腾跳等肢体动作，分别呈现了席狮的威猛强悍和和尚的风趣幽默。借助锣

鼓节奏的渲染，将故事情境的转接处理得惟妙惟肖。在僧侣表演人狮逗趣的过程中，香花僧

侣分别敲动铜锣、小锣、铜金、木鱼、堂鼓等法器，用锣鼓音声塑造情境，例如和尚睡醒之后

的状态，用鼓楗在铜锣内反复划过，产生出懵懂惊讶的感觉，这种渲染让场面气氛跌宕起伏，

妙趣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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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香花仪轨中的综合性舞蹈

以目连救母为题材的“莲池”仪式，普遍存在于梅州各地的佛事仪轨中，并以各具特色的

艺术形式，彰显佛教对女性亡者的济度救赎意旨。影响广泛的上、下水香花仪轨，通过综合

使用队列、道具，并结合唱诵、念白等形式，形成独特的舞蹈艺术，既有因队列行进而呈现

出来的形式美感，也有因配合唱诵而张扬的动作韵律，还有因多元表现形式而凸显的戏剧性

特征。这种综合性的歌舞表演，集中展示着香花仪轨的艺术底蕴。

上、下水派的“莲池”在科仪文本中仅存在些微的差异见下表，仪式音乐和表演规范也各

有特色。按照科仪文本的结构，“莲池”包括《皈依偈》（或《告佛偈》）、《建坛开启》、《三途

偈》（或称《行三途》）、《三宝》（或称《打三宝》）、《打四门偈》（或称《打四门》）、《南无请十

方》、《普庵咒》、《四教主》、《叹目连》、《佛偈》（或《华严经偈》）、《施食》（或《散香水》）、《送

天王》、《佛赞》（丧家佛事用《莲池赞》，寺庙功德用《元辰赞》）等重要的赞偈文学，并且通

过载歌载舞的形式，充分地将这些赞偈文学的佛教内涵呈现出来。与多元的文学形式相配的，

则是丰富的器乐伴奏和唱腔艺术。

上、下水地区的“莲池”科仪结构对比表

上水地区 唱腔形式 下水地区 唱腔形式

皈依偈 冷板 告佛偈 冷板

圣号 呼诵

建坛开启 道白 建坛开启 接近冷板

三途偈 长七字 行三途 流水板

三宝 道白 打三宝 两下铦

打四门偈 两下铦 打四门 两下铦

南无请十方 请十方 南无请十方 香花

普庵咒 木鱼敲唱 普庵咒 清唱

四教主 两下铦 打四教主 道白、两下铦

叹目连 冷板 叹目连 清唱

佛偈 念诵 华严经偈 冷板

散香水 冷板 散香水 两下铦

往生咒 默念 往生咒 默念

送天王 （冷板） 送天王 两下铦

元辰赞 禅门 莲池赞 禅门

上述综合了唱、念形式，以及不同板式、唱腔的仪式过程，同时也是舞蹈表演的过程。“莲

池”的基本节奏和舞蹈形式，其独特的艺术表现力需要真正在佛事现场才能感受。梅州客家

人对这段仪式耳熟能详，常能漏夜静候，聚众围观，实为该段仪式宗教与艺术魅力所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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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文学、音乐共同呈现佛教度亡内涵的同时，舞蹈不但以个人身体韵律和群体队列的艺术

美感，形象地呈现了莲池度亡的仪式内容；而且以具有宗教度亡功能的指法手印、锡杖振动、

光竹书符、地狱施食、礼敬佛神等动态行为，规范地实现了现实场境向神圣时空的转化。在

艺术的再现过程中，一再地变现出丰富的仪式意象，使生者与亡魂凭借内心忏悔和佛力加持，

得到心灵的净化和精神超越，最终完成生命的过渡。

应该说，作为仪式的音乐、舞蹈，是宗教的执业者如香花僧侣所传习的轨范形式，而作

为艺术的音乐、舞蹈，却是宗教的受教者如斋主所见证的实践行为。可以说，仪式中的乐舞

正成为佛教教义与说唱文学至为鲜明的外化形态，充分地张扬着佛教兼慰生、亡的济世理想。

《乐记· 乐象篇》所谓“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气

（器）从之”，以“莲池”为代表的香花仪轨高度融合了诗韵体文学、曲牌和板腔体音乐以及队

列行进与肢体舞蹈，借助器乐伴奏和宗教观想，将现实世界与一念净土圆融无碍地呈现出来。

由此，那些通过文字记录下来的诗韵文学，通过法器和音声表现出来的曲牌诗赞，都在人们

切实践行佛理的仪式轨范中，得到具体的体现和提升。

张连顺先生在《佛教香花 —— 历史变迁中的宗教艺术与地方社会》一书的序言中，提到

“其见地以中观空见为依据，其展开以密教仪轨为程式，其教化以唯识心王、心所为内涵，其

创造性在从事作业者当下‘随缘说法’的现量境创作，实为中国化了的中阴度亡的独特的密教

体系”，这一论断在“莲池”综合使用音乐、文学和舞蹈的实践中，是颇为准确的。“莲池”是

一个充满了佛教教理与修持实践的仪轨。必须承认的是，这种结合了文学、音乐、舞蹈的方

式，是正统佛教在梅州不断熏染和传布的结果，当然，也是中国传统礼乐制度下，用乐舞形

式来表达宗教义理，进行道德劝诫的重要方式。

原载《文史月刊》2017 年第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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